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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极其残酷艰难，中华民族面

临 着 存 亡 的 严 峻 考 验 。 面 对 着 复 杂 的 局

面，中国共产党为工会制定了放手发动工

人 群 众，全 力 开 展 抗 日 救 亡 的 方 针、政 策

和策略。

在 根 据 地 ，工 人 运 动 开 展 得 如 火 如

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 1945 年初，

全国根据地工会会员已发展到了 92 万人之

众。工人群众不仅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

军，参加反扫荡战斗，还普遍组织民兵、工

人自卫军和工人游击队。工人们一手持锤

一手持枪，边生产边战斗，成为一支重要的

有生力量。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兵工厂，就

是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

大的兵工基地，当年生产的武器弹药可装

备 16 个团，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中

国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黄崖洞兵工厂的前身是 1938 年 9 月由

115 师 和 129 师 的 修 械 所 合 并 而 成 的 总 部

修 配 所 。 当 初，只 能 修 理 损 坏 的 刀 枪，兼

造地雷、手榴弹，设备简陋程度还不如“王

二麻子”的剪刀铺。1939 年 7 月，遵照朱德

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为摆脱

“背着工厂打游击”的局面，迁进黄崖洞，居

山创业，建成拥有 700 名工人、机器设备 40

部的兵工厂，年产可装备 16 个团，被朱德、

彭德怀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当初筹

建黄崖洞兵工厂时，这里都是道路险阻之

地，要靠人力肩挑背扛，靠毛驴运生产设备

和生产原料。一些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只

能拆成数块，一人扛一部分运进去。当时

的锅炉就是分成 11 片，一片一片地搬到黄

崖洞，再铆起来重新组装，其艰辛程度难以

想象。黄崖洞兵工厂工人就是靠着顽强的

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军工奇迹。兵工厂的车工甄荣典，从当学

徒时候起，一直干车炮弹外圆的工作，别的

工人大多因体力扛不住，三两个月就要调

换 工 作；而 他 一 直 在 水 力 轮 带 旁 坚 守 了 5

年，最终达到了一天 480 发五○炮弹外圆的

记录。他先后获得“炮弹大王”、晋冀鲁豫

边区“新劳动者旗手”等多项光荣称号，并

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根据地工会还发动和组织工人创建战

时工业，广大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

缺 乏 资 金、设 备 和 技 术 资 料 的 情 况 下，因

陋 就 简 ，因 地 制 宜 ，“ 自 己 动 手 、丰 衣 足

食”，在根据地建起了近代工业，生产民用

工 业 和 军 工 产 品 。 各 级 工 会 发 动 工 人 群

众投入大生产活动，号召学习劳动模范赵

占魁，积极投入劳动竞赛。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不仅生产出了民生产品，还供应

了 前 方 的 八 路 军 和 新 四 军 打 击 日 本 侵 略

者的武器。

根据地工业的兴旺发展，打破了敌人

的 经 济 封 锁 ，保 证 了 根 据 地 的 生 存 和 发

展，支 援 了 抗 战，还 锻 炼 和 培 养 了 大 批 工

业 管 理 人 才 和 优 秀 工 人 。 工 会 在 根 据 地

不 仅 发 展 工 会 组 织，组 织 工 人 发 展 生 产，

还在提高工人的政治待遇、改善工人生活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根据地，结合减租

减 息、合 理 负 担 和 民 主 建 政 的 群 众 运 动，

工 会 普 遍 发 动 工 人 群 众 开 展 削 弱 封 建 势

力，减 轻 雇 主 对 工 人 的 剥 削 压 迫，提 高 工

人 的 政 治 地 位 和 改 善 工 人 生 活 的 斗 争 。

比 如 选 举 工 人 参 议 员 ，参 加 抗 日 民 主 政

权，执 行 根 据 地 的 劳 动 政 策，适 当 提 高 工

人 工 资 ，组 织 失 业 工 人 举 办 手 工 业 合 作

社，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开展娱乐活

动 。 这 些 实 实 在 在 的 工 作 使 根 据 地 的 工

人群众感受到了一种新气息，体验到了一

种 新 生 活，有 了 奋 起 向 上 的 积 极 性，有 了

抗战取胜的信心。

在国统区、沦陷区，工人阶级积极把自

己的力量组织在各种团体中，准备武装起

义，一旦时机成熟，就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

应外合，消灭日本侵略者；执行最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日本侵略者及

其走狗，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对工人

进行训练并提拔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当地

工作，准备收复失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

普 遍 开 展 了 张 贴 标 语、散 发 传 单、侦 察 敌

情、瓦解敌伪军警、保护工厂等斗争，从经

济上和政治上都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牵

制了敌人的力量，有效地支援了与日寇浴

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任 敏）

中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
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

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追求等诸多方面存在分

歧、矛盾，甚至对立，“知识分子”或许从来都是一个高

度异质化的群体。然而 70 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全面深

刻地考验着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在民族危难面前，

仅仅沉湎于自己的科学、艺术殿堂，似乎成了“缺乏气

节”的表现。

战争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

会、对政治的观念。西迁也好，南渡也罢，在抗日救亡的

洪流中，所有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行进路线，有踌躇，

有困惑，有悲观，也有喜乐。这一个个个体的选择，最后

竟共同促成了抗战时期知识和思想的迸发，使文化薪火

相传，他们的爱国热忱至今都让人为之震撼。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

从浙江杭州出发，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

和、广西宜州，8 月 12 日，一支由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

社会实践团队，终抵贵州遵义和湄潭。

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

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艰苦辗转的路线。这条历时两年

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 2600 公里的路线，就是至今仍

被浙大人津津乐道的“西迁”之路。

“学习西迁的历史，是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学天说。在他看来，只有到过抗日

战争中浙大走过的地方，才能亲身体会到他们和那一

方水土至今仍存的连结，感受到历史的印痕，体悟到

使命和责任。

1937 年 8 月，杭州告急。为了坚持学业，并为国家

保留一批知识分子，竺可桢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

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征程。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员。怀

揣科学救国信念的他，几个月前拒绝了美国摩尔根实

验室的挽留，返回祖国，才刚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

知识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国家。在谈家

桢归国前后，志在报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陆续回到祖

国怀抱。国内高校，也一时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

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数学家陈建功，于 1929 年谢绝

了日本的工作，回国加入浙江大学。其好友苏步青，

也在 1931 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日本回国与其共事。

同年，化学家杨石先离开耶鲁大学回南开大学任教。

1934 年，物理学家王淦昌，也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回

国，并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

但 随 着 战 火 燃 起，许 多 院 校 蒙 受 损 失，被 迫 停

办。为挽救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大学被有计划

地迁往深居腹地的西南、西北。数据显示，当时沦陷

区 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

37 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

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又迁

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北

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国立

北 洋 工 学 院（原 北 洋 大 学，现 天 津 大 学）等 高 校，于

1937 年 9 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山东大学、

私立齐鲁大学等山东高校，于 1938 年迁抵四川。浙江

大学则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

于 1940 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继续办学。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行进得异常艰难。据原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唐觉回忆，师生途中乘坐的

铁 皮 火 车，由 于 曾 遭 日 军 轰 炸，夜 晚 的 凉 风 肆 虐 而

入。“冷得不得了，吃也没的吃，水也没有，什么也没

有，都硬撑着。”他说。而支撑他们走完迁徙之路的则

是“不做亡国奴、与大众共赴国难”的信念。

个人追求让位民族利益

抗战爆发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

合会，于 1937 年 7 月 10 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

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

“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

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

任杨凤城说。这条统一战线，云集了当时著名的学

者、作 家、教 授、律 师、出 版 家 和 新 闻 记 者 等 多 个 群

体。以宣言、电影、歌曲和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抗日

救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以提振国人抗

击侵略的热情和信心。

从山东赶到武汉的老舍，加入了于 1938 年 3 月 27

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

一职。除了要为文协的各种活动四处筹备经费，老舍

的文学创作也在炮火中迅速转变。

抗战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认为，“文学创

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

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他坚决反

对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一再强调：“不管所宣传的主义

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

但随着强寇迫近、家国濒危，全部良知都在命令

他放弃一切个人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

甚至不惜牺牲艺术品格。“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

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南下

武汉之后，老舍停止了已经写有 10 万余字的两部长篇

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

“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

老舍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不顾得失毁誉，“于小说杂

文之外，我还结合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

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

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

在沦陷区里潜伏

无法苛求每个人都在战争中保持冷静，身处大后

方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研究，用笔墨明示自己的风骨，

而还有一部分留守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就要承

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1936 年辞去北大教职迁居上海的马叙伦，在上海

沦陷后留起胡须，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

曾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被他言辞拒绝。而沪

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则因拒绝就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

长，在 1938 年 4 月遭敌伪暗杀。

“如果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

水和鲜血支撑着民族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话，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为民族战争提供着精神

支柱、精神食粮。”杨凤城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伴随着对文化

的破坏和灭绝，中国大批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遭到肆意

掠夺和焚毁，沦陷区还被迫实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整理编撰的《被

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我

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

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 3607074

件，另 1870 箱；又被劫古迹 741 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

（战前币值）9885646 元。”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保护文化便是他们抗争时

的主战场和抗战前线。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郑振铎没

有离开上海，当他知道日本人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

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留

在沦陷区抢救本民族的文化。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

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

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怀疑他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

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

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郑振铎才告别暨南大学，

在《最后一课》中他写道：“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

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

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

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1958 年 8 月，郑振铎在《光明日报》上表露心迹，

“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

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

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

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亦 文）

她们是曾用甘甜乳汁哺育八路军

将士后代的一个个鲜活生动感人的农

村妇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太

行山革命老区传来喜讯：经过百余民

间热心人士 4 年多横跨三省五市十余

县的苦苦找寻，已经有上百位“太行奶

娘”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她们不顾

生死、不畏艰辛，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

育了八路军将士的后代，每个奶娘身

后，都有一段感天动地的亲情故事，如

今这些真实的故事，已经感动了越来

越多的人们，为太行山抗战历史增添

了宝贵的新篇章。

记者走进太行山深处的左权县七

里店村，见到了已 93 岁高龄的张招弟

老人。她的讲述需要小女儿锁先帮助

复述，1944 年秋天，日本侵略者的炮弹

炸死了张招弟的男人，战火年月还使

她 3 个儿女夭折，但她用奶水养育了 3

个八路军夫妇的后代，第一个养育了 3

年，第 二 个 哺 育 了 10 个 月，第 三 个 抚

养 了 整 整 16 年 ，她 给 孩 子 取 名“ 和

平”，小“和平”进城后，至今和奶娘亲

如一家，每年都要回左权看望奶娘。

最早动意找寻“ 太行奶娘”的《人

民 日 报》老 记 者 段 存 章 说，他 看 过 罗

瑞卿女儿罗峪田的文章《我的太行山

妈 妈》，他 听 过 刘 伯 承 儿 子 多 次 回 左

权寻找奶娘的事，他了解太行山老区

到处都有八路军后代寻奶娘，太行山

奶娘盼奶孩儿流干了眼泪的故事，全

国 妇 联 离 休 干 部 侯 香 莲 告 诉 他：“ 我

有 两 个 孩 子 的 奶 娘 是 在 太 行 山 的 武

安、邢 台 县。”老 人 临 终 前 对 女 儿 说：

“ 记 住 ！ 你 们 是 吃 太 行 山 小 米 长 大

的 ，不 要 忘 了 根 。”正 是 在 这 种 感 人

事 迹 的 触 动 下 ，段 存 章 开 始 带 动 山

西、河 北、河 南 等 地 百 余 位 热 心 人 士

加 入 到 抢 救 历 史 、找 寻“ 太 行 奶 娘 ”

的壮举中。

从抗战开始的 1937 年起，129 师及

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党政军

机关 7 万余人驻扎左权，期间成对的革

命夫妻先后在这里生育，他们奔波在枪

林弹雨中，无奈把孩子都寄养在了老乡

家里。圪料山的奶娘李果兰父母为保

护八路军托付给她们的孩子，把母女藏

进山洞，俩人被鬼子刺刀刺死；南窑村

的奶娘杨玉莲抱着奶孩儿被鬼子追赶，

她急中生智把孩子安置在隐蔽处，自己

连喊带叫把鬼子引开跳了崖，所幸落在

灌木丛中才保住性命。像这样的“太行

奶娘”还有许许多多。 （欣 华）

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太行深处有娘亲：

探访抗战英雄团体“太行奶娘”

上海烟印厂工人开展抗日罢工斗争上海烟印厂工人开展抗日罢工斗争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